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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要 

 葛洪為魏晉時期道教主要的代表人物。葛洪生在儒、道世家，年幼喪

父，多次遭遇兵火戰亂仍奮發自學。後拜師學五經、神仙導養之術等知

識，並立志著一子書，令後世知其為文儒，但又慕仰歸隱之士。其一生

為官數次，卻大都只是諮詢性質的小官。由於葛洪經歷了兩晉、八個君

王的更迭，政治腐敗、仕族萎糜以及無數的宮廷鬥爭與內戰，加上其性

格之不好附會、奉迎，堅持不肯隨波逐流等因素，形成其刑以輔德、君

王修德、尚賢任能等的政治理想。這點從其代表作《抱朴子》外篇中即



可明顯得知。另外，當時社會亦崇尚道教養生之術，從葛洪一生中常入

山歸隱修道的行為，乃至晚年選擇以修煉養生終了一生，又可發現其人

生的理想。 

 入世與出世思想在葛洪身上皆可感受得到，但一般學者大多把他視為

道家人物。本文擬從葛洪的家世背景、時代背景及其一生的際遇中，探

討在這一大環境中，葛洪之入世與出世思想形成的原因、內容與特色。

進而發現，雖然葛洪以「身入世而心出世」為修道的最高境界，也以其

一生嘗試去實現此一理想，但最後卻選擇歸隱山林的出世行為，而捨棄

世間的治世理想，其實是與其身處魏晉時期，整個大環境的限制密切相

關。 

關鍵詞：1.葛洪 2.《抱朴子》 3.入世 4.出世 5.道教 6.魏晉南北

朝 7.鄭隱  8.鮑靚 9.治世 10.修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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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 



 自古以來，人類一直希望建立一個和諧美滿、理想正義的生存社會，

並努力提出改善社會的因應之道，尤其是知識份子，更是窮盡一生思

索、反省並批判社會的現象，提出各種可能的意見與方法，也努力地去

實踐之。然而，當社會已處在極度腐敗、混亂，而且這種現象竟已成為

一種風尚時，知識份子在對時局的欲振乏力的極度失望與無助下，大多

會消極的隱遁山林、超然修道或清談玄義、不問世事以度餘生。這種入

世與出世的思想觀念的形成顯然與環境的變遷有關，而且二者似乎截然

劃分、互不相攝，成為不是積極入世就是消極出世的兩種不同的選擇。 

 東漢自桓靈以後，在宦官、外戚輪值當政下，黨錮之禍頻生，累及士

子，使得許多讀書人諱言政治，深感儒學不能予以安身立命的憑藉，而

棄儒崇道。到了魏晉時期，更是中國社會由短暫統一又走向分裂的時

代，也是社會最動盪、政治最黑暗、民族災難最深重的時期之一。當時

的人生觀約略可分為三派：[1] 一是要求順情通性，得到自由自在的滿

足的逍遙論，如向秀、郭象的莊子注；一是要求調情感、除物誘、排智

巧以期終老天年的養生論，如嵇康的養生論與答難養生論；一是求肆情

縱慾，以享受人生的縱慾論，如列子楊篇。 

 葛洪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、進入社會、參與政治活動，乃至最後隱

遁山林渡餘生，加上他的家庭背景與教育環境的熏陶，使他一方面有抱

http://ccbs.ntu.edu.tw/FULLTEXT/JR-BJ012/bj93624.htm?#_ftn1


朴守質、淡泊名利的個性，篤志神仙之學的出世思想；另一方面又重視

禮節與道德，甚至提倡德行與性命雙修，強調修德是求仙的重要途徑，

以此來匡正流俗萎糜的弊病，更提出了各種為政之道，希望藉以對治當

時的腐敗之風的入世思想。 

 入世與出世的思想在葛洪身上皆可以感受得到，但一般學者大多把他

視為好神仙之學的道家人物，甚少視為儒者。令筆者好奇的是：造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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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洪具有這兩種不同的思想特質真正的原因為何？是積極的世間關懷

（入世），還是只是一種對世俗不滿的批判？是積極的人生追求（成

仙），還是消極的對世間的絕望與放棄下唯一的選擇（出世）？因此，

筆者欲從葛洪的一生際遇中探討其入世與出世思想的特質與關聯性，希

望能藉此深入葛洪的思想內涵，進一步了解其在入世與出世的選擇上的

分化與融合關鍵之處。 

  

二、葛洪生平簡述 



(一)葛洪的家世背景 

 葛洪，字稚川，自號抱朴子，晉丹陽郡句容縣人（今屬江蘇省）。出

生約晉武帝太康 4 年(283)，卒約建元元年(343)，享年六十一。[2] 葛

洪生於江南著名的士族家庭，祖輩世代為官。 

 洪祖父葛系（一作奚）曾仕吳，歷任海鹽、臨安、山陰三縣宰，入為

吏部侍郎、御史中丞、廬陵太守、吏部尚書等要職。[3] 如《抱朴子．

外篇．自敘》中言： 

洪祖父學無不涉，究測精微。文藝之高，一時莫倫，有經國之才。[4] 

 其從祖葛玄，字孝元，好神仙修煉之術，學通古今，博覽經傳子史，

好彈琴、誦老莊、懂醫術，常行奇技仙術於世，有神驗。有弟子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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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餘人，鄭隱為其入室弟子之一。吳人稱之為「葛仙公」或「太極左仙

翁」。[5] 

  葛洪之父葛悌，「以孝友聞，行為世表，方冊所載，罔不窮覽。」[6] 

http://ccbs.ntu.edu.tw/FULLTEXT/JR-BJ012/bj93624.htm?#_ftn2
http://ccbs.ntu.edu.tw/FULLTEXT/JR-BJ012/bj93624.htm?#_ftn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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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ccbs.ntu.edu.tw/FULLTEXT/JR-BJ012/bj93624.htm?#_ftn4
http://ccbs.ntu.edu.tw/FULLTEXT/JR-BJ012/bj93624.htm?#_ftn5
http://ccbs.ntu.edu.tw/FULLTEXT/JR-BJ012/bj93624.htm?#_ftn5
http://ccbs.ntu.edu.tw/FULLTEXT/JR-BJ012/bj93624.htm?#_ftn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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仕吳，歷任五官郎、中正、建城南昌二縣令等職。入晉後，歷位大中 正、

肥鄉令、遷邵陵太守，卒於官。為官清正，廉潔無私，「舉州最治，德

化尤異，恩洽刑清，野有頌聲，路無姦跡。」[7] 因此，從其祖父至其

父之事跡可知，除了葛玄外餘者均好儒學，且在仕途上皆有顯赫之跡。 

  

(二)葛洪的時代背景 

 魏晉時期，中國社會在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方面都呈現出前所未有的

特色。首先在經濟上出現了士族豪強領主經濟，江南兼併之風更盛，大

批農民流為士族豪強的佃客和部曲。《宋書．武帝本紀》： 

晉自中興以來，治綱大弛；權門兼併，強弱相凌；百姓流離，不得保其

產業。 

隨著士族豪強社會勢力的強大，皇帝也與士族豪強們相競爭與妥協，形

成社會上的腐敗之風。[8] 

 在文化風尚方面，漢之儒家文化的正統地位，自漢末以來已名不符

實，[9] 弊端叢生，出現了「舉秀才，不知書。察孝廉，父別居。寒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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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白濁如泥，高第良將怯如雞」[10] 的局面。選舉官吏的權力都被宦官、

外戚、士族和朋黨把持，儒家失去了維繫人心的力量。因此，到了魏晉

時期，清談之風興起，形成以玄學為代表的士族文化；也有對當時傳來

的佛教文化和道教方術產生興趣的，而不再走漢代「純儒」、「經師」

的路，形成了中國文化史上儒、釋、道三教鼎立的局面。[11] 

 葛洪所處的時代，政治的崩壞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。君王昏庸，大臣

橫暴，上下驕奢，朝綱不振，君臣倫理的原則幾乎全部被破壞。葛洪從

出生到卒世期間，經歷了兩晉、八個君王的更迭，以及無數的宮廷鬥爭

與內戰。[12] 這一世態的迅速變化，對其一生的影響應是不小的。 

 魏晉時，士族操縱朝廷用人之權，官位高卑皆視家族的背景，有權勢

的門閥士族和依附他們的門生故吏私為君臣。當時國家不斷發生易君禪

代的政治變亂，而士族的社會地位卻不變，仍享有許多政治特權。實際

上，魏晉社會就是漢末腐朽社會的延續，尤其是兩晉之際。[13] 

 晉代以後，養生服藥的人遍及社會各個階層，神仙道教在上層士族社

會中更是傳播迅速。當時道教在魏晉社會的發展特徵，據胡孚琛的分析

有四點：一是道教的組織渙散，無統一的領導。二是天師道較具代表性

http://ccbs.ntu.edu.tw/FULLTEXT/JR-BJ012/bj93624.htm?#_ftn10
http://ccbs.ntu.edu.tw/FULLTEXT/JR-BJ012/bj93624.htm?#_ftn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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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ccbs.ntu.edu.tw/FULLTEXT/JR-BJ012/bj93624.htm?#_ftn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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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擴展到上層士族。三是早期道教產生分化和上層神仙道教逐步形成。

四是道教發展的重要的過渡期，葛洪正處道教的過渡期，加上祖、父輩

為儒官，從祖好神仙之學的家世淵源，故其兼收二家之精要，並為道教

哲學作了關鍵性的貢獻。[14] 

  

(三)葛洪的一生際遇 

 《抱朴子．外篇．自敘》中葛洪將自己的一生交待得非常詳細，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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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者們也作了許多的考證與論述，[15] 本文茲引用陳飛龍教授一篇考證

極為詳究的文章：《葛洪年譜》，[16] 作為以下敘述的主要依據，並從

葛洪的成長歷程、學習歷程、為官過程及歸隱山林等四方面作介紹。[17] 

 葛洪的成長歷程可從晉武帝太康 4 年（283）到惠帝太安元年（302），

計二十年的歲月中去了解。《抱朴子．外篇．自敘》云： 

洪者，君之第三子也。生晚，為二親所嬌，不早見督以書史。[18] 

http://ccbs.ntu.edu.tw/FULLTEXT/JR-BJ012/bj93624.htm?#_ftn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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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云： 

洪體鈍性駑，寡所玩好。自總髮垂髫，又擲瓦手博，不及兒童之群。未

曾鬥雞騖，走狗馬。見人博戲，了不自眄。或強牽引觀之，殊不入神，

有若晝睡。[19] 

由是見之，葛洪的童年生活應是受寵而不甚好讀書的，又自認為性情愚

鈍內向，手腳不靈活，不好與同伴玩。 

 葛洪十三歲父亡，故其生活與學習歷程遂陷於饑寒困頓之境，不得已

而躬執耕稼。又多次遭遇兵火戰亂，先輩傳下的書籍蕩然無存。「乃負

笈徒步行借，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，益破功日，代薪賣之，以給紙

筆。就營田園處，以柴火寫書」。[20] 足見在父亡後其獨立而艱辛的自

學奮發的歷程，只是此時沒有就教的對象，而自認「貧乏無以遠尋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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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，孤陋寡聞，明淺思短，大義多所不通」。[21] 

http://ccbs.ntu.edu.tw/FULLTEXT/JR-BJ012/bj93624.htm?#_ftn19
http://ccbs.ntu.edu.tw/FULLTEXT/JR-BJ012/bj93624.htm?#_ftn19
http://ccbs.ntu.edu.tw/FULLTEXT/JR-BJ012/bj93624.htm?#_ftn20
http://ccbs.ntu.edu.tw/FULLTEXT/JR-BJ012/bj93624.htm?#_ftn21
http://ccbs.ntu.edu.tw/FULLTEXT/JR-BJ012/bj93624.htm?#_ftn21


 據陳氏考證，葛洪當於十五歲時拜鄭隱為師，學神仙導養之術。鄭隱

明五經，知仙道等天文知識。至二十歲這五年間，洪兼學儒道，一心兩

用，致有「意志不專」之嘆。時始作詩、賦、雜文，自以為甚佳，欲精

治五經，著一子書，令後世知其文儒，且無意於仕途，故每覽名人歸隱

之傳，常仰慕其人而心嚮往之。此時也因欲鍛鍊身體、禦寇避劫、獵取

鳥獸而習武，這點對其以後的際遇亦頗具助益。 

 二十歲以前的葛洪，徘徊於儒、道之間，為求學、習作的階段，更為

以後的創作與方向奠下了很好的基礎。 

 葛洪一生中為官數次，首次即在二十一歲時任將兵都尉，大破石冰之

軍，又被封為伏波將軍。[22] 石冰事平，洪投戈釋甲，欲徑詣洛陽，欲

廣尋異書，以廣見聞，但受到戰亂所阻。[23] 欲返故里，又因陳敏據江

東作亂而致周旋於徐、豫、荊、襄、江、廣數州之間。二十四歲時，因

廣州友人嵇含上表推薦洪為參軍。洪至廣州未幾，嵇含即遭人暗殺而

亡，致洪滯留廣州數年，絕意仕途，屢檄不就。 

 晉懷帝永嘉 6 年，葛洪三十歲隱居羅浮山，始與南海太守鮑靚相善，

拜靚為師，受石室三皇文，且娶其女為妻。三十二歲返故里，閑居，州

郡及車騎大將軍禮辟，皆不就。[24] 後一年，勉受辟為府掾。[25] 又二

年，受賜爵關中侯，食句容之邑二百戶，洪上書固辭但未見許。 

http://ccbs.ntu.edu.tw/FULLTEXT/JR-BJ012/bj93624.htm?#_ftn22
http://ccbs.ntu.edu.tw/FULLTEXT/JR-BJ012/bj93624.htm?#_ftn23
http://ccbs.ntu.edu.tw/FULLTEXT/JR-BJ012/bj93624.htm?#_ftn24
http://ccbs.ntu.edu.tw/FULLTEXT/JR-BJ012/bj93624.htm?#_ftn25


 考葛洪於十六歲已立志撰一子書；二十歲著手草創；至三十五歲始撰

成《抱朴子》一書。至其四十五歲時，洪因生活所迫，逢王導召其為補

州主簿（史官），洪乃受職不辭。旋轉司徒掾，又遷諮議參軍，皆屬「顧

問」「諮議」性質。此應為洪最後一次為官，因其至六十一歲終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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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一切職皆辭不就。[26] 

 葛洪素有隱居山林之志，《抱朴子．外篇．自敘》有言： 

自度性懶而才短。以篤懶而御才短，雖翕肩屈膝，趨走風塵，猶必不辨，

大致名位而免患累，況不能乎？未若修松喬之道，在我而亡已，不由於

人焉。將登名山，服食養性。非有廢也，事不兼濟。自非絕棄世務，則

曷緣修習玄靜哉？……而古之修道者，必入山林者，誠欲以違遠讙譁，

使心不亂也。今將遂本志，委桑梓，適嵩岳，以尋方平、梁公之軌。[27] 

迨郭文死時，因敬仰其人有「未卜先知」之術，而為其作傳贊頌之餘，

慨嘆人生無常，因而有隱居蘭風山，從事修道之舉。[28] 洪五十歲時，

http://ccbs.ntu.edu.tw/FULLTEXT/JR-BJ012/bj93624.htm?#_ftn26
http://ccbs.ntu.edu.tw/FULLTEXT/JR-BJ012/bj93624.htm?#_ftn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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聞交趾產丹，請為句漏令。至廣州，為刺史鄧嶽強留，乃止於羅浮山，

從事煉丹。其在山數年，優游閑養，著述不輟。 

 晉康帝建元元年，一日，洪予廣州刺史鄧嶽書，云：「當遠行尋師、

藥，剋期便發。」嶽得書，心知有異，往見之，而洪已亡，視其顏色如

生，體亦柔軟，入棺，輕如空衣，時咸以為屍解得仙也。 

  

(四)小結──葛洪的人格特質 

 從葛洪的一生際遇中可以發現其特有的人格特質，而這種人格特質往

往不是單一因素所造成的，其中包括了其本身的性格、成長的環境、學

習的內容、人生的際遇等等錯綜複雜的因素。今就以上所言，略作分析

如下： 

 葛洪自小性格內向，在語言和交際上也顯得木訥寡言，使其在長大後

變得內斂沉著，遇事喜歡獨立思考，也較有自己的見解，在社會活動中

也堅持不肯隨波逐流。在《抱朴子．外篇．自敘》有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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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之為人也，而騃野，性鈍口訥，形貌醜陋，而終不辯自矜飾也。冠覆

垢弊，衣或襤縷，而或不恥焉。洪期於守常，不隨世變，言則率實，杜

絕嘲戲。不得其人，終日默然。故邦人咸稱之為抱朴之士。[29] 

 在待人處世上，由於其「抱朴」之個性，故不會主動拜訪長官，也不

計毀譽。結交朋友也在審慎觀察，詳細了解後才往來。因是之故，非常

討厭淺近之人，「每與人言，常度其所知而論之，不強引之以彼所不聞

也。及與學士有所辯識，每舉綱領。……度不可與言者，雖或有問，常

辭以不知，以免辭費之過也。」[30] 

 其亦痛恨邪惡不義之人，也具有口不論人是非、不妄意評價人物的性

格，認為「我身在我者也，法當易知。設令有人問我，使自比古人及同

時令我自求輩，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為匹也。況非我，安可為取而評

定之耶！」 

 由於有這樣的個性，因此對於世俗的萎糜作風及政治的腐敗甚為不

滿，常有所批評及有自己的看法，倡「道內以治身，外以為國」、「道

本儒末」的思想；但他受儒學漬染頗深，故其修持是以道為法，治世則

以儒為本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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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，葛洪認為富貴只可以逐漸獲得，而不能立即便得到，且當富貴離

開時也挽留不住，「隆隆者絕，赫赫者滅，有若春華，須臾凋落。得之

不喜，失之安悲？」[31] 「樂天知命，何憂何慮？安時處順，何怨何尤？」

[32] 「禍莫大於無足，福莫厚乎知止。」[33] 這種安貧知足的人生態度，

乃至最後隱遁山林，筆者認為應是在見識與經歷了許多變故後，內心經

過一番的掙扎和調整而漸漸形成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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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明在《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》一文中曾對葛洪的思想作以下結論： 

葛洪這個飄零沒落的士族分子，他的前後思想變遷的脈絡，大體就是從

入世而遁世，從儒家而至皈依神仙道教。但也始終沒有忘懷儒家和道。

這是與他的階級出身、所處時代和個人遭遇息息相關的。[34] 

 葛洪的人格特質是獨特而多面的，從其人生際遇與思想變遷來看，既

有知識份子的積極關心社會動脈的入世精神；又有因社會的過度動亂與

腐敗，以及因自己的建樹沒有機會發揮，進而選擇隱遁山林，不再為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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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世事的消極心理。因此，葛洪的一生，其實是魏晉時期，知識份子面

對與經歷了社會的變化萬千的心歷路程的明顯寫照。[35] 

  

三、葛洪入世與出世思想 

(一)思想形成的因素 

 人在現世的生命活動，往往與其所處的環境息息相關，而在參與的過

程中也會有自己的「世間哲學」；但人的生命活動不只限於現世中，人

亦有超現世的嚮往，即是人的出世的生命活動表現。[36] 葛洪在這兩方

面的思想，可從其代表著作《抱朴子》之外篇中明顯的看出來。 

 「葛洪的抱朴、保守性格具現於外篇，就是延續並轉化漢人舊學，其

中含攝儒、墨、道、法、兵諸家，而歸本於儒家，他以之論人間的得失、

世事的臧否，常因應時勢，因事制宜。所以論出處去就之道，適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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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晉多故的政局，多倡逍遙隱遯，知止任命的道家思想；論君道臣節之

道，感於晉世紛亂的政治，提倡君尊臣卑之說，君主修德，又能分官任

賢，則權臣不再跋扈、能臣能有出身，近於外法內儒的思想。論譏俗救

生之法，激於魏晉士風的頹廢，因而主張嚴刑峻法的法家與省煩去侈的

墨家，而反對俗儒的仁政、道家的迂闊。」[37] 

 依李氏之見，只是外篇就含攝了不只一家之言，大扺因其生處兩晉之

交，有感於權臣的跋扈和君勢的微弱是致亂的主因，故也主張法家的刑

以輔德之說。同時也含蓋了入世與出世的思想，這與葛洪身處魏晉時期

儒道的合同、離異交雜的時代因素密切相關。 

 如前所言，魏晉之際，世變紛紜，又逢北方大族南下，紛據要津，形

成新的政治集團，使南方舊族沒落。葛洪出生南方士族世家，受儒學的

浸濡頗深，因此對北方士族的放蕩、好變、奢華極為厭惡，故其在外篇

中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，以維護禮教的理由予以痛斥。因此，時代環境

的更迭、多變成為其入世與出世思想形成的原因之一。 

 據林氏的分析，葛洪在十五歲從鄭隱習道時，由於同時兼學經書，一

心兩用，意志不專，以致績效不佳；既不能為純儒，又無法證道，故在

為官的過程中，內心經歷了一番矛盾與掙扎。加上又經歷了石冰之亂、

八王之亂、陳敏之亂、永嘉之亂等變故，因而對自己身世的多難及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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嵇含的突遭暗殺深為感慨，認為富貴如華，難以長存，而寧可選擇寄情

於山林、修道以養天年。[38] 此為其思想轉折之二。 

 另外，師友對他的影響也不小。首先跟隨鄭隱學道，雖自言所學不專，

也沒有隨之歸隱，但因博覽儒道二書，所以也為其將來的思想與著述奠

下了深厚的基礎。鮑氏則是葛洪在仕途游盪多年後，主動向之學習的，

當時的葛洪已從仕途趨向歸隱絕仕之路了。再者郭文的「未卜先知」而

亡，遂令洪羡慕其學道有成，而更刺激了他入山林專志神仙之學的心

情。這一切皆對葛洪產生頗大的影響，令其在見仕途無所可為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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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修道成仙成了他晚年認為唯一可以做、可能實現的理想，尤其在「生

命之有限、人間榮華如朝露」的人生感慨下，覺得尋找一個精神的寄託，

才是唯一可以慰藉心靈的方式。此為思想轉變之三。 

 綜觀葛洪從對社會政治及風尚等的積極關注、治世理想的提出，漸漸

走向歸隱山林修道之過程及轉變，雖稍能理解或分析出一部份的原因，

但這畢竟是複雜而深刻的心路歷程，實非外人所能盡見的。唯筆者從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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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生的際遇與轉變中，發現環境對葛洪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。葛洪最終

選擇隱遁山林修道，或許如其所言的好神仙之學所致，但如果在環境許

可下，足以讓他發揮自己所規劃的治世理想，宣揚其入世之哲學理念，

那他又將會對入世與出世作何抉擇與取捨呢？還會一本初衷地以出世

為唯一的選擇嗎？選擇修道成仙也就可能並不只是實現人生理想那般

單純了。 

  

(二)思想內容與特色 

1.在政治及社會風俗文化上 

 魏晉時代，上層道教的社會政治屬性越來越強，葛洪是這個時期神仙

道教代表性的人物，但他除了能接受有黃老道家淵源的養生論外，對士

族名士的逍遙和縱慾兩派都有所批評，提出以道為本的思想。他一方面

推崇隱逸思想，鼓勵知識份子脫離朝政，鼓吹神仙道教，他的代表著作

《抱朴子內篇》更奠定了神仙道教的理論基礎。另一方面又主張山林中

的隱士可以「論世務」、「議政事」。《抱朴子．外篇》即是此一思想

的代表著作。[39] 

 外篇多為入世思想，對魏晉的禪讓廢立的政權交替方式大加申斥。《抱

朴子．外篇．良規》有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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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廢立之事，小順大逆，不可長也。召王之譎，已見貶抑，況乃退王，

惡其可乎？……夫君，天也，父也。君而可廢，則天亦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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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，父亦可易也。[40] 

故其認為只有先鞏固君權，確立君威，方能平息亂臣的跋扈與僭越。但，

又提出君王必須修德、尚賢任能，任賢時須量才為用；也提出了若干察

舉的原則和方法，並以刑輔德等等的政治理想，[41] 表達了他力圖割除

時弊，挽救政局的願望。 

 在社會風俗文化方面，葛洪一方面主張禮法省煩，以改禮學家煩瑣之

弊；但一方面又強調禮數，以改玄學家的放誕之習。提酒誡，明學問與

教化的重要，企圖以此挽救世俗的流弊，想以漢儒治學的精神及自己的

新文學來變革傳統觀念。[42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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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綜觀以上之思想內容，葛洪的政治等主張兼用了儒、道、法等的治世

思想，是相當的積極、入世的，也頗能展現其為儒學世家的魄力與精神，

一改過去修道者不問世事之態度，強調了隱士也要關心時局的觀念。 

  

2.個人修養方面 

 在個人修養上，葛洪也不是「純儒」或「純道」的，而是主張儒道兼

修。在《抱朴子．內篇．釋滯》言： 

以六經訓俗士，以方術授知音。欲少留則且止而佐時，欲昇騰則凌霄而

輕舉者，上士也。自才力不能並成，則棄智人間，專修道德者，亦其次

也。[43] 

又《抱朴子．內篇．微旨》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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欲求長生者，必積善立功，慈心於物，恕己及人，仁逮昆虫。[44] 

《抱朴子．內篇．對俗》又言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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欲求仙者，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。若德行不修，而但務方術，皆不

得長生也。[45] 

由上觀之，葛洪的修道是以儒輔道的，且若無修德的功夫是修不成仙

的。至於他的道的境界，依林氏言，「承襲老莊的宇宙觀，以道──或其

作用的神秘而稱之為『玄』──為宇宙的本體，凡人修道體玄之後，不止

能使精神長王，而且形體不衰，可達『長生久視』的神人境界，出乎無

上，入乎無下，遨遊天地之間，逍遙恍惚之中，為人生慾求的最高滿足

和享受。」[46] 

 葛洪之所以想到達這樣的境界，乃源於其對生命苦短的人生態度： 

百年之壽，三萬餘耷，幼弱則未有所知，衰邁則歡樂並廢。童蒙昏除數

十年，而險益憂病相尋代有，居世之年略消其半，計定得百年者，喜笑

平和，則不過五六十年。……六七千日耳。顧眄已盡矣，況於全百年者，

萬未有一乎！諦而念之，亦無以笑彼夏蟲朝菌也，蓋不知道者之所至悲

也！[47] 

 因是之故，葛洪嚮往神仙的長生不老的境界，而建立出一套的神仙哲

學的隱逸修道出世思想，並提出了稟賦、立志、明師、勤求以及積善修

德等的修道條件用以實踐其神仙理想。[48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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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綜觀葛洪的出世修道思想，固然其明顯的是承襲了道教養生成仙的觀

念。另一方面，讓他真正完全的捨棄世間的一切，全心投入修道煉丹的

原因，仍可從其一生的際遇變化中感受得到，特別是其在仕途及人生際

遇上的不盡如意，內心對世間的紊亂深感欲振乏力之下，所產生出來的

無力感與幻滅感下的選擇。因此，筆者認為：葛洪的隱逸出世思想應是

在被動、無奈、消極的時空環境下形成的，而且是魏晉時期，知識份子

在那樣的大洪流下，無法避免的命運。 

(三)綜述 

 「人性」本身就橫跨了「身」「心」二界，「入世」與「出世」的思

想是可以視為「身入世心出世」的。二者之間可以是衝突，也可以是調

合無礙的。[49] 但人畢竟是生活在大環境中，生活的智慧是靠生命長期

的歷練與長期的如理思惟而得的，能做到「身入世而心出世」，且能在

其中悠遊自在無所罣礙，其實不是一般人所能為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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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顧葛洪的一生，從其父亡至其終老，較長的時間是在出世與入世間

徘徊的。縱然其一再強調為官是迫不得已、非其本志，然其內外篇字裡

行間也一再透露出不滿時事、對世事有所建言之態；再看其官職，除了

首次為官的將兵都尉外，餘者多為「諮議」「顧問」性質的無實權的小

官，根本無法發揮其為政處事之理想。這對於一個儒學世家，以著一部

子書立名後世的知識份子而言，其內心那種欲入世奉獻心力卻生不逢時

的煎熬與掙扎是不小的。乃至最後一再親眼見到世間的頹廢與腐敗，內

心那股欲出仕提振風尚的熱情是會一再被澆熄的。因此，其晚年選擇以

隱遁山林、不問世事、專心煉丹的生活方式，並且傳其「預知時至」的

化仙而去的結束不甚如意的一生，這樣的結局似乎也是順於時勢及其性

情的。 

  

  

頁 184 

  

四、結語 

 葛洪生在儒學世家，祖輩世代為官，自小受到儒學思想的熏習，雖自

言少受督勤學經書，卻多少受到其父為官清廉無私的影響，而對為官者



的要求及當政者的祈望與建議，多採儒家等諸家的治世之道。又其一生

遭逢多劫災難，顛沛流離於數州之間，親見社會風尚之頹糜與腐敗，加

上仕途之不順心及故友之變等際遇，促其治世思想漸趨淡薄，轉而專志

於其一直以來所嚮往的神仙修道思想。 

 葛洪努力了一生，著述了《抱朴子》內、外篇以表其治身與治世之道，

但終究扺不過大環境的洪流，無法真正做到其認為修道的最高境界──

「身入世而心出世」。中國社會的知識份子多受儒家影響，強調修身、

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然而世事多變難料，若生不逢時，再大的理想也

扺不過環境的大洪流。知識份子除消極的遁世或隨波逐流，少有能做到

「身入世而心出世」的超然態度。縱然如葛洪般努力一生，並著書以明

志，終也只被視作道學之重要人物，而少言其治世之理念，使其求以「文

儒」留名後世的願望終難實現。 

 從葛洪早期立志著書與接受官職的事實來看，他對世間的關懷曾經是

積極的。然而在經過了中年的流離生涯後，由於親眼見到、接觸到仕族

子弟的萎靡奢濫，以及政治生態的無可救藥，又因沒有機會參與政事，

內心那股對世俗不滿的情緒，使其對世間從積極的關懷轉變為消極的絕

望與放棄，最終選擇走入山林，終了一生。其入世與出世思想的分化原

因，除了是性情上不合於世之外，整個魏晉時期的大環境，其實是主要



而不可忽視的關鍵因素，也是當時大多數的知識份子所難以避免的命

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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